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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出

版文学作品十余部，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转

载于《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

文摘》《芒种》《散文海外版》等报刊，获得百花

文学奖、泰山文学奖等奖项。

􀳁阿占专栏 词与物

海边常见一景，不足为奇。你问什么景？
老爷子们在晒太阳，三五一撮儿，七八成堆
儿。只要是能出来晒太阳的，再老，腿脚也算
稳扎。有的还能沿坝岸缓步倒行，似乎想让时
间回车。有的把钓鱼这件事也一起做了，尽管
钓上来的是蓝色水滴。

晒太阳有讲究，腹为阴，背为阳，静脉和穴
位都在后背上，老爷子将背脊冲阳，眯着眼，不
耽误吹牛侃山。人来癫疯的，竟将衣服撩起，露
出老年斑、肉赘、瘊子，露出褶痕与锈迹——不
好看也要露出，晒晒“命门”和“肾枢”，这两个穴
位在腰背正中，晒了补肾气，肾气一足百病除。

可终究老了，肾再好又能好到哪里去，一
边晒太阳一边指点天下，才是最要紧的。从世
界大事到国家大事，从四面至八方，从古延今，
老爷子的心都要操碎了。都说老而慈悲为怀，
可争论时那互不相让的劲儿，肾气就好像从未
丢失过一样。老烟嗓，老枪嗓，老风嗓，老牛嗓，
管他什么嗓，都是嗡嗡的，声带里装满回音。

当然也会说起身边事。潮汐就在拦浪坝
下方起落，西望可见小型海水浴场，一弯月牙
状沙滩，沙细如粉，色泽泛金，放风筝的、打旁
练的、露营的、卖贝壳的，都在那里。只有天文
大潮，浪头怒怼到更衣室门前，沙滩不见了，人
也不见了。坝岸上亦是不敢呆，浪头有魔性，
每年都会卷走人，眨眼就是生死。通常在天文
大潮过后的第三天，相安无事了，老爷子们重新
回到晒太阳的地方，这个时候，说的都是眼前的
海——一个说：除去天文大潮，每个月农历的初
一、十五以后，两三天内，都会有一次大满潮。
另一个说：涨潮时间每天都不同，十五天，一个
轮回，回到原处。再一个说：总是这样的，一天
会有两次满潮两次低潮，满潮低潮之间隔着六
个小时。还有一个说：“满潮也好低潮也罢，涨
得再高落得再低，总会有平潮期，半个小时，绝
了，大海呆住了，不涨不退，一动不动……

近日凉意渐显，风干松起来，任谁的腰
腿肩颈都轻快不少。上午十点，老爷子们吹
完牛、晒完太阳、准备回家喝茶的时候，坝
岸伸进大海的那一头，忽地热闹起来，咋呼声
骤起，怎么回事？原来有人钓上来一条大鱼。
事情是这样的：是日大早，天刚亮，钓鱼人已
经开始在海边用饵料做窝，以上好的北极虾做
鱼饵，静候大鱼上钩。一直等到九点半，仍没
动静。钓鱼人沉得住气，不急不躁，只管盯着
水面。突然间，漂沉入水底，长时间没有浮上
来，上钩了！

钓鱼人顺势想把鱼拉出水面，一用力，才
发现，五米多长的碳纤维鱼竿被拽成了90度直
角！硬拉的话，恐会竿断鱼逃。凭借着多年垂
钓经验，他即刻想出了一个借力的办法：潮水涌
向岸边时，顺着海浪把鱼往岸边拖；潮水往后退
的时候，保持静止不动。遛足15分钟，才将这大
家伙拉上来。整个过程用“惊心动魄”形容并不
为过。这是钓鱼人做梦都想钓到的一条提气的
大鱼啊——长70厘米、厚10厘米、重6斤8两，
梭形，黑色，头大口小，“加吉王”也！

海边一景
我刚嫁过来时，婆婆就有一把小竹椅。那

时小竹椅还泛着竹青色，应该才买来不久。椅
子大概25厘米高，椅面45厘米宽，婆婆一天到
晚离不开它。

早晨起床，婆婆一只脚刚踏上脚踏，就开始
找竹椅，坐在椅子上穿鞋，不用弯腰，极舒服；婆
婆屁股肥厚，窝在椅子里，稳稳当当的。穿上
鞋，婆婆开始脚不沾地忙活起一家人的日常：匆
匆去菜园摘菜，回来就坐在椅子上择菜，一切准
备妥当，就把小椅子搬到灶下生火。等我起床
时，饭菜已飘香，婆婆正坐在小竹椅上手脚麻利
地搓衣服，一边跟我们打招呼：“饭好了，快刷牙
洗脸吃饭。”我总因晚起而不好意思，一边挠挠
头发，一边冲进厨房，刷牙洗脸，准备吃饭。

早餐一直很丰盛，大一碗小一碗摆满桌
子。张罗吃饭，婆婆有一套复杂的程序，怕菜凉
了，腊肉腊鱼要骑在饭头上蒸着，有时还有咸鸭
蛋或炖蛋羹，赶上谁生日，还会有拖肚子粑；锅
里蒸不下的，或不需要蒸太久的菜，就放在锅盖
上，基本上都是腌豆腐乳、咸菜，或早晨炒的时
令蔬菜，一溜摆好，再盖上竹编的菜罩，饭菜就
不会凉了。准备吃饭了，大人小孩都围着锅台
候着，心情雀跃，不知道今天又有什么好吃的；
儿子甚至忍不住把小手伸进竹罩里，婆婆笑盈
盈地，赶紧拉开孙子的手，掀开竹罩。好香啊！
麻油浇过的豆腐乳，再拌点红通通的辣椒酱，太

有食欲了；新鲜的豆角炒过之后，新绿变成翠
绿，泛着油光，儿子早就抓在手里，烫得龇牙咧
嘴，嚷着好吃好吃！锅里的菜我们上不了手，婆
婆在行，拿块干净洗碗布，轻轻转动一下，菜碗
就从米饭里拔出来了，再一碗碗摆上锅台，接着
端到小桌子上。大碗小碗摆满桌，我们就围坐
起来。此时婆婆还没上桌，她还有最后一道程
序，做锅巴汤。米饭盛干净，厚厚的锅巴又黄又
脆，米汤倒下去，一道白色蒸汽飘起，发出噗噗
的跳跃声，婆婆用锅铲绕锅边铲了一圈，和几
下，盖上锅盖，再到桌边吃饭。那把小竹椅是婆
婆的专座，婆婆一坐下，我们才开饭。

婆婆刚坐下，就开始夹菜，好吃的先分给小
孙子，再分给我和老公，她和公公却互相让着，
谁都不会去吃那最后一块，肉啊，煎蛋啊，或者
他们认为是新鲜好吃的，留到最后，还是留给了
小孙子。吃了米饭，再吃一碗锅巴汤，胃里就暖
和了，熨帖了。

吃完早餐，公公洗碗，婆婆又坐在小竹椅上
接着搓衣。我和老公牵着儿子，要么去屋边转
转，菜园，田野，山丘，到处都是我们的乐园。
中餐、晚餐基本都是差不多的情形。吃完晚饭，
大家围坐在一起看电视、聊天，婆婆还是坐在她
的小竹椅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剥豆子，或戴
着老花镜做些针头线脑的活计。

三十几年过去了，婆婆的那把小竹椅还是

她的专座，所不同的是，椅子已由竹青色变成老
黄色，椅面上磨得亮光光的，扶手边多了两根拐
杖，婆婆坐进椅子半天起不来，拄着拐杖努力爬
起时，小椅子就会吱吱呀呀叫唤开了，仿佛不堪
重负，仿佛是累了。婆婆老了，椅子也老了，冬
天，老竹子冰凉冰凉的，婆婆就用旧毛毯垫在上
面，她自己则里三层外三层穿着厚厚的毛衣、羽
绒服，小小的竹椅早已盛不下这样宽大厚重的
婆婆了，可她还是离不开它，还是天天坐在小椅
子上，聊天、看电视，或者看天。

这两年，婆婆的竹椅旁又添了一把小竹椅，
那是公公的专座；这把小竹椅没有婆婆那把椅
子光亮，但也是老黄色。公公年轻时是村里的
文书，每天吃完饭就去了村里，所以他的座椅那
时候谁想坐都可以坐。如今公公也八十岁了，
那把老竹椅也成了他的专座，每天从早到晚，老
两口坐在椅子上聊天、看电视，或者看天。

公公婆婆最开心的事就是在外工作的孙子
回来了，一家人坐在各自的座椅上，婆婆微笑着
望着孙子：“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呀？在你旁边
再加个小凳子……”儿子笑着说：“快了，快了。”

“好，好，好！”老两口齐声笑了。
婆婆的小竹椅由竹青色变成了老黄色，现

在他们最期盼的，就是在旁边再加几把竹青色
的小竹椅。愿这温情也伴着岁月，一代一代传
递下去。

婆婆的小竹椅
聂江渔

1920年代中后期，在皖西山区，一个县只
有很少的几所小学，完小更少。霍山县立南乡
第二完全小学，1928年在青天畈成立，就成了
一件轰动远近的大事。青天畈现属岳西县，当
年叫上清保，历来是汪姓历代聚居的地方。那
里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固然方便反动势力滥
施淫威，但也有利于革命力量潜伏集结。

1927 年“4·12”反革命政变后，部分共
产党人和革命者，逐渐由长江沿岸各城市潜
回乡间，倡办学校，启发民智，给乡人灌输
革命思想。

青天畈人汪寅斋，曾在安庆上学多年，
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并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27年秋后，他回到了家乡，在汪全润等
一些青年的支持下，力主把汪氏宗祠改作校
舍，把宗祠每年收入的租谷拿来作办学经费，
并同汪姓中保守势力展开了斗争。当年，这
件事不仅老乡绅老族长们反对，一般人受习

惯势力影响，对于把孝敬祖先的东西拿来办
“洋学堂”，也不赞成。几经周旋、协商和努
力，反对办学的旧派让了步，主张办学的新
派得到了众多人的支持，这一让一得并不是
孤立的，由于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冲刷了大
半个中国，山沟里的人也知道了，世道在
变，也要顺应潮流了。

县立第二完小于 1928年春节刚过正式开
学，一些原在读旧书的孩子都转去了，一至五
年级各一个班，学生共200余人。当时被乡绅
骂为“拿了外国好多洋钱”的汪寅斋，当了第
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校长，并从金寨和霍山西
乡请来两位共产党员教师——王盛楷、杜蘅
香，给高年级班教语文和算术。他们带来了
那时所能找到的一切进步书刊，如郭沫若、
蒋光慈、高语罕等的著作。约40个高年级班
学生，在王、杜老师的培养教育下，逐渐接
受了不满旧社会、憧憬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思

想。至1929年秋，有三位同学被介绍加入了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了团小组，该年底正
式成立了团支部，团员发展至七人（青年农民
二人）。县立第二完小就这样为革命悄悄地培
养了一批地方人才。

霍山县立南乡第二完全小学
汪小川

􀳁山川故园

小时，我的兄弟姐妹众多，家境贫寒，父母
只顾着干活挣工分，难以顾及子女，我们在奶
奶的呵护下长大。而我又是长孙，“爷奶疼爱
长头孙”，可不是吗，那份娇宠，是弟弟妹妹们
享受不到的。

我十分顽皮。有年，家里好不容易孵出一
窝小鸡，奶奶精心喂养着，一只只长得鲜活可
爱。一天，看到别人家杀鸡，我和小伙伴一起
把那十几只小鸡逮住，统统杀死，丢进水缸里
拔毛。奶奶见了，心疼得直掉眼泪。父亲知道
了，抓起根木棍就朝我打来，来不及阻止的奶
奶，扑上来用自己身子替我挨了一棍子。奶奶
的肩上当时就红肿起来。父亲后悔不迭，自此
之后，再也没打过我了。

我十岁时，有天天将下雨，奶奶怕堆放在
户外的百多块土砖让雨淋烂，和我一起用了一
个多小时把砖搬到了屋内。大概是搬砖时出
了汗，又被凉风一吹，当晚我就头痛、发烧，烧
得厉害时，竟说起了胡话。急得奶奶不知如何
是好。迷信的奶奶，以为是搬回来的砖放错了
地方，使我生病了。她挪动着一双三寸小脚，

一气把一百多块土砖又移了一个地方。奶搬完
砖，已是满头灰尘，浑身颤抖，累得坐都坐不稳了，
只能侧躺在竹椅上大口地喘气。

上了大学，离开了奶奶身边，不识字的奶奶就
把我的每封家信平平整整地收起，用红毛线捆起
来，放在她的枕头下，奶奶说，她想我时就摸摸信。

学校离家远不能常在奶奶的身边，她就时刻
担心我吃苦。寒暑假回家，奶奶把细心保留的好
吃东西全拿了出来，恨不得让她的孙子一下子都
吃下去。有次，奶奶生病，想吃腌鸭蛋，不知是
谁送了她五个腌鸭蛋，吃了一个，剩下的四个，
她用袋子装好，整整放了三个月留给了我。望着
那四只已变味的腌鸭蛋，我只觉得心里堵得慌，

眼泪夺眶而出。
有年冬天的下午，妹妹放学回来，直说冷。

天已黄昏，室内很暗，奶奶颤颤巍巍爬上楼去铲
炭，由于看不清，一脚踩在一块未搭好的楼板上，
掉了下来，摔断腿骨。由于奶奶不肯进医院，请来
的骨科医生未接正断处，奶奶从此就没能站起
来。然而生性坚强的奶奶，硬是凭借两只小凳子，
用手撑着跑来跑去，看孩子，做家务，不仅不要别
人服侍，我从城里回家看她，她却总想服侍我。

奶奶是童养媳，九岁来到我们家，当时爷爷
才十三四岁，他们是在一起长大成人的。虽然
爷爷不到七十岁就因病去世，但他和奶奶在一
起还是生活了五十多年。父母告诉我，爷爷的

父亲三十多岁就去世了，爷爷幼年和青少年时
吃苦太多，体质太差，爷奶结婚后，家里有点
营养的食品都被奶奶收起来，只为爷爷开小
灶。只有我出生后，才能和爷爷分享，因为我
体质也弱，更因为我是“长头孙”。

奶奶去世前，一双眼睛总不住地向门口张
望，她盼望着孙子能回来让她看上最后一眼，
当我赶回家，奶奶已断气多时，但双眼还是半
睁着的，痛哭失声的我，跪在奶奶灵床前，轻
轻抚摸着奶奶的脸庞，在我的抚摸下，奶奶的眼
睛终于合上了……

奶奶出生在重阳节。她健在时，一家人热热
闹闹陪她过生日。每年的这一天，是她最快乐、
也是最忙碌的一天。天没亮她就起来准备中餐
了，她的腿伤残后也是这样。那时我没感觉这一
天有什么不同，总以为奶奶的笑脸会陪伴我们一
起变老。有一天，她忽然走了，将她的笑容留在
了我们的梦中。从此重阳节我不再登高，“但将
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离去的奶奶常回我梦中。梦里，奶奶总是用
她那双慈爱的眼睛看着我……

隔代亲
王启林

第七天。中
年男人坐在宽敞
的客厅沙发上发
愣，不时把头埋
在 柔 软 的 毛 毯
里。屋外暖意融
融，刚刚停掉暖气
的 屋 里 却 有 些
冷。他打个冷战，
把毛毯铺开盖在
身上，一股暖流传
遍周身。

这 时 ，电 话
铃声响起。他接
通电话，里面喊
了声“爸”。

中年男人皱
了 皱 眉 说 ：“ 是
你。”显然他记起
了什么。

半 年 前 ，大
约 也 是 这 个 时
间。中年男人给女人吃完药，准备去公司
看看，哑了好久的座机响起来。

“爸，是我。”这个声音如此熟悉，中年
男人喃喃着，竟然流下了泪水。

“爸，我有急事跟您商量一下。”
“强儿，是你吗？”
“爸，是我。”
“什么事，你说。”
“我现在出国实习需要五万元。”
他缓过神来，沉吟不语。

“爸，对我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整
个系就俩名额。”

他仍保持沉默。
“爸，这次出国关乎我一辈子的前

程。”听得出，那头有些迫不及待。
他还是克制自己。

“爸，您就那么爱钱？钱难道比我，比
什么都重要？”

中年男人长出了一口气，缓缓地说：
“这样吧，钱我可以转给你，但有个条件你
必须答应。”

“您说，我一定答应。”里面传出坚定
的声音。“你妈妈刚睡下，三个小时后，你
打电话过来，我让你妈妈跟你通话，然后
我会把钱转给你。”

“行，好的，我现在把卡号告诉您。”
“我的话没说完呢？这笔钱，我分五

次打给你，每月打一次，每次一万。”
“这恐怕不行吧……”
中年男人打断他的话，“你别再啰嗦

了，否则一分也不会打给你。”
“好吧。”一种无奈的声音。
“再有，你每个月给我打个电话，跟你

妈妈聊聊天，聊完后才会给你打钱。”
“爸，这没问题。”
时针刚刚走过三个小时，电话准时

来了。中年男人把电话递给睡眼惺忪的
女人。

“强儿，你的学习很忙吧，上次我病了，
整天胡思乱想，想见你，想给你们学校打电
话，可你爸爸说会影响你的学业……”女人
连珠炮似的说个没完。

“妈，现在我的学习任务很重，等忙过
这阵子我一定回去看您。”

女人高兴了，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娘俩才结束那

场通话。中年男人只记得谈到最后电话
里说了句：“妈，再见，以后每个月我都会
给您打电话。”

那以后，连续四个月女人都准时接到
儿子打来的电话，娘俩开心地聊个没完。

“爸，我现在把那五万块钱转给您，告
诉我一下卡号吧。”

中年男人有些诧异，忽然觉得这件事
可能会没完没了，或者说他要用信任赌一
次生活中的不平常。他犹豫了一下还是
把卡号告诉了儿子。不一会，手机响了，
低头一看，卡上转进来五万元钱。他一下
子蒙了，这究竟是什么套路？

“谢谢您，没有拆穿我，并且把钱按时
转给我。”中年男人脱口而出：“钱收到了，
谢谢！”

瞬间，“谢谢”二字吓了两个人一跳，
彼此都在想，为什么这么说。

一番支吾后，电话里问：“我始终不明
白，您的儿子为什么不给你们打电话？难
道真的是学业太忙？”

中年男人压抑很久的感情闸门仿
佛被打开了，说：“你的声音像极了我儿
子南强，感谢这么长时间里，你成了
支撑他妈妈的精神支柱。”原来南强是
他们的独生子，准备读博的他为了救
两个落水儿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
他的妈妈恰恰在那时被医院确诊为白
血病晚期。

中年男人接着说：“南强的妈妈一直
把儿子作为她的精神支柱，为了能再亲眼
看一次儿子，她与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抗
争。在那时，我怎么能告诉她，我们的儿
子已经……”

“对不起，我这些日子忙于挣钱没能
准时给您打电话，快让妈妈接电话吧！”

中年男人禁不住呜咽起来，说：
“她……已经走了。”电话那边的陌生
人喉咙也哽住了。过了好一会，陌生人
说：“谢谢您打给我的五万元钱，延长了
我母亲几个月的生命……”

屋外艳阳高照，屋内随之温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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